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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老不明白 ,在老家
吕河街道， 竟有那么多关于红
军、 地下党和解放军的故事和
印迹。

后街梁大爷，只要一喝上
几盅，就坐在门前的青石墩上，
扯出一条五六尺长的白布 ，说
那是红军赠给他的绑腿。 说他
曾背过一支红军队伍过吕河 。
是个冬天，水冰凌凌的刺骨；四
爷，指着汉江边的那片河滩，对
我说，那年冬天，“贺胡子”的部
队， 沿汉江而下到吕河口 ，然
后，卷起裤腿，涉水过吕河。 在
河滩上训话，要求部队“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吕河商会组织商
民群众，在河滩摆案鸣炮欢迎；
更不明白，在放学路上，只要有
人坏坏地起个头 “刘某宝看解
放军”，就有学生异口同声地大
声叫着“少数”，就有刘家几个
学生，抡起书包去扑打……

后来，耳濡目染，渐渐明白。
原来，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
曾经生活过战斗过革命的队
伍。 早在 1927 年，刘伯承在组
织南昌起义时， 从四川辗转到
南昌，路过旬阳。在小河镇仙姑
碥留下 “灵爽世凭” 的匾牌 ；
1932 年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
面军， 曾在仙河镇相邻的漫川
关活动；1932 年， 贺龙率领红
三军，在旬阳过境 7 天；徐海东
部红 25 军， 红 74 师曾在旬阳
东区转战两年零四个月 ；1941
年正月十五日， 借旬阳县城闹
元宵之际， 国民党枪杀地下共
产党员李兆众等 5 人， 进步青
年 12 人，制造了震撼西北地区
的“旬阳惨案”。 直到 1946 年李
先念的中原突围部队入旬 ，
1948 年陈赓领导的西北民主
联军解放旬阳。 正是因为多路革命队伍，在这里
战斗牺牲，与旬阳人民鱼水相依。旬阳，被确定为
革命老区县，长征文化园建设片区县。

1932 年 12 月 2 日，正是陕南旬阳天寒地冻
时，一万多名身着灰布单衣面黄肌瘦，但背着枪
打着红旗的“逃荒人”，从镇安茅坪，进入旬阳，经
两河关，麻坪入安康艾家河。 从艾家河、周家河、
神滩等三个渡口渡过汉江，后沿江而下至吕河街
道。经神河、赤岩至铜钱关。 12 月 8 日，简单修整
后，经黄家湾入湖北竹山竹溪。后经平利、镇坪鸡
心岭走出安康境入川。这是一支军纪多么严明的
队伍。 2 日，在小岭，几位农民主动用自家的木梯
子和木门板，为部队搭桥。 部队当即给群众赠送
大衣、粮食。 在麻坪街道，“跑红”的居民回来后，
发现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吃了一家一只猪头，
在那家屋里留了一张纸条“吃你猪头一个，还你
白米三升，老板不要骂”。 在吕河河滩，当几位老
人跪地迎接时，红军战士急忙趋步向前，扶起他
们。 在吕河后街岩石洞里，发现了几个躲避的居
民。战士们和气地把他们请出来，告诉他们“老乡
不要怕，红军为穷人”“红军不拉夫”。 5 日，在神
河，他们食用居民粮食后，都要给钱，还把粮食种
子给留下。 6 日早，红军开拔时，一个大胡子，披
着大风衣，骑着马的军官，沿街询问“昨天晚上谁
家丢东西没？ 如果丢了，红军给赔偿。 ”反复问了
多遍，队伍才走。 87 年后的 2019 年，我陪县老促
会长，寻访红三军留下的故事及遗物遗址。 在铜
钱关穆家沟一柯姓人家，主人讲，当年红三军司
令部驻扎在他家，离开时，贺龙给他爷爷赠送一
副绑腿，传到他这一代，一节用作背小孩了，一节
推磨时用作绑石磨眼了。 哎！ 红三军走后，有 33
名因病、伤战士，留了下来，隐藏在旬阳老乡家
里。他们在治病疗伤同时，发展组建革命队伍，战
士赵长江在旬阳北区仁河口，水泉坪一带，组织
三四十人，成立“红军游击师”，建立苏维埃政权。
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在这里,把洪湖的种稻技术传
授到这里， 把军民一家亲的感人故事演绎在这
里：赵长江被叛徒杀害后，当地一农户将他以义
子的身份就地安埋，逢年过节，挂清送亮烧纸，寄
托哀思。现已成为干部职工和学生群众缅怀先烈
的教育基地。

两年后的 1935 年 2 月 12 日，年轻的“童子

军” 红 25 军在程子华徐海东率领
下，进入旬阳小河。 最小的战士只有
13 岁，大多数在 18 岁以下。 他们在
旬阳东区潘家河、 双河等地刷写标
语“红军和穷苦人心连心”等，打富
济贫，建立鄂豫陕根据地。 北上延安
后，留下红 74 师巩固革命成果。 部
队中有位姓尚的不知名字的军医，
医术高明，常用当地的草药，使伤者
病者，起死回生。 他视群众为亲人，
看病分文不取， 还用嘴吸出患者身
上的脓液。 在一次战斗中，他和高班
长不幸牺牲在旬阳东区的佛爷庙。
当地曹姓等四位农民， 冒着被团练
杀头的危险， 把两位烈士掩埋在碾
子沟口。 反动势力多次扬言要挖坟
毁墓，群众就以红军显灵的借口，吓
唬他们。 在烈士墓前挂起 “红军老
祖”的匾额，利用神道来纪念红军的
恩德。 淳朴的群众叫孩子祭拜红军
烈士，把孩子取名叫“红孩儿”，并在
多处建起“红军老祖庙”，塑着头戴
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脚蹬麻草鞋的
红军战士坐像， 有的还把红军牌位
供奉在堂屋正中的神窖里。 这无关
于封建迷信， 只要谁把老百姓视为
亲人，记在心里，老百姓就会把谁举
在头顶，敬若神明！ 红军牺牲的这个
乡，原叫“丰积”，1958 年更名为“红
军公社”，是全国唯一以“红军”命名
的乡镇。 据载， 仅旬阳汉江北区，
1935 年至 1937 年，参加红军 60 人。
1935 年至 1945 年，牺牲烈士 21 人。
新中国成立后， 旬阳热血男儿参军
入伍的，应数以千计。 93 岁的吕河
镇花坪村陈老人家送 4 个儿子、一
个孙子、 一个外孙和一个曾孙共 7
人参军报国。

91 年过去了，当年在这里行军
打仗的先辈们，应已作古。 但他们的
故事和精神，仍在延续、传播、发扬
光大，犹如红色的血脉一样，浸润着

我们的基因和灵魂。
15 岁的红军娃，为了保住枪支，被乡练拖 12

里血路，并残忍地开枪射杀。 红军密探程久林被
敌人凌迟杀戮，仍不说出部队的机密。 地下党员
李兆众，被敌人用烧红的火钳子，把胳肢窝烫烙
得吱吱冒烟，拒不供出其他地下党员名单……

红三军在铜钱关铜钱村和穆家沟等地处死
劣绅的遗迹还在；徐海东在桐木镇三岔河主持召
开军民大会的旧址还在； 红 74 师师长陈先瑞在
红军镇上码村临时居所的老房子还在；军委副主
席周恩来指示 74 师“暂时不要动”继续留守陕南
的信件手迹还在……

为了挖掘和保存这些珍贵的遗存，旬阳市老
促会、档案史志局、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全市 “红
军”志愿者们，仍在只争朝夕地抢救性收集保护，
并有一次次新的惊喜发现：赵湾镇黄家庄石板岭
刻着红军五星标志的石皮；关口镇宋坪村叫“八
路军”的小地名和烈士墓；桐木镇农户墙上“武装
保护秋收”的红三军标语等。 小河镇铁厂村在为
烈士修建坟墓时，群众自发捐钱，义务投工，一村
民把一副油漆棺材捐出来。 “旬阳太极城演艺公
司”斥资编排“红军老祖的故事”巡回义演。 想想
年轻的尚医生，为了革命，客死异乡，连个名字都
没留下。有耄耋老人，有看似时尚耍酷的小年轻，
特别欣慰的是有大波大波的“追星族”中小学生，
他们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老促会会长哭了。 他几十年自费几十万元，
搜寻购买红军遗物，办红色展览馆。 神河镇一曹
姓年轻干部哭了。他的太爷就是当年掩埋红军尚
医生的四人之一。

一刘姓老干部哭了。 国民党派遣他爷刘某
宝，到神河去探寻解放军数量。 他回来故意谎报
军情说“解放军，有是有，少数”，国民党信以为
真，结果一开战，就被种地的放羊的挑担的经商
的解放军，打得抱头鼠窜。 原来解放军伪装成普
通百姓。并留下了“刘某宝看解放军———少数”的
诙谐歇后语。

我，也哭了，除过我是党校教员之外。 《红色
旬阳》记载“1944 年 3 月，工委书记鲁世恭在吕
河发展夏志笃为共产党员”。 夏志笃， 我的亲四
爷。 他的后辈中，和我一样，也有中国共产党党
员。

“五一”假期整理存书，其中有一套 6 册的
《中国通史演义》，纸张已略微泛黄，整体品相
仍很整齐。 忽然记起，竟是 20 年前，我在镇坪
县曙坪镇中心学校当校长时，从学校图书室借
阅，一直没还！ 努力回想，大约是当年读书入
神，一时不舍，后来工作繁忙，渐渐就忘了。 离
开镇坪 18 年，工作岗位几经变化，前后多次搬
家，这套书却一直都在。

仔细想来，一见好书就入迷，确实由来已
久。 小学三年级前，就跟着父亲囫囵吞枣读过
四大名著、 各类评书等一批当时能找到的读
物，书中很多字其实并不认识；还有一些小人
书和画报则以意会为主。 四年级开始，父亲阅
读兴趣转向武侠小说， 此后很长一个时段，金
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就一直伴随我的
课本装在书包里。 好多次，课堂上偷看被老师
没收，课后又死皮赖脸去要回来，因为书都是
父亲向亲戚朋友借来的，还不上，以后就没得
看了。有个数学老师也喜欢武侠，一来二去，我
和他形成了默契，在他的课上我看小说就大胆
一些，被没收后也总能顺利讨回来。上初中，家
乡汉王镇初级中学图书室里有《人民文学》《延
河》《星星诗刊》等纯文艺刊物，每期新到，总会
第一时间翻个遍。 那种拿到喜欢的新刊以后，
浑身毛孔发炸轻微战栗的感觉，让我对阅读上
瘾。

这种纯粹的热爱，和日积月累养成的阅读
学习习惯， 一直滋养着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在镇坪工作的前 8 年里， 我参加自学考试，获
得法学专科学历，后来又取得汉语言文学本科

学历。 当初一起报考的学友共 18 人，只有我最
后坚持了下来。 那些枯燥的法学教材，跟着我
在一个又一个山村学校辗转，陪伴了那些年的
严寒酷暑和漫漫长夜，抚慰着那段身在异乡的
孤寂时光。 虽然做律师的初衷没实现，但 8 年
的苦读， 却是我此生获得精神独立的重要阶
段。 2004 年，通过公开选拔从曙坪中心校转行
到县委宣传部， 又是短时间高强度的大量阅
读，帮助我迅速转型，很快成长为全市宣传战
线骨干，也间接促成我回归家乡照看老人愿望
的实现。 再后来，到《当代陕西》做记者、当编
辑，在紫阳县委办公室负责政务，回宣传部统
筹领导宣传工作，以及受命创建县电商办探索
山区电商之路，直至近年主政实操镇域经济社
会发展，一路走来，读书无数，或许过程中功利
性更强，但也乐在其中。

入世渐深，开始慢慢悟到无字书有时更胜
有字之书。 我一直不擅饮酒，因身体原因还戒
了烟。这让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倍感纠结也饱尝
失落，作为担任一点职务的体制中人，这被普
遍认为是不合群、没前途的表现。 带着这个心
结，我很认真地阅读了众多古今典籍，近至各
种成功学，远至各类佛经道经。当看到《资治通
鉴》讲述的 1300 多年历史中，16 个王朝兴衰成
败，无数风流人物次第登场，荣枯进退，是非功
过，爱憎亲疏，世情冷暖，如烟至，如烟去，渐渐
开始释然。特别是中年过后，回顾半生经历，逐
渐认识到，人生天地间，短短几十年，其实与草
木一秋并无不同，期间意义，全靠自己赋予。干
自己想干也能干的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

生才是最大的自在。
人生如道场，读书做事都是修行过程，或浅

或深，或正或奇，其间际遇各有不同。 记得 30 多
年前，还在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我独自回老家
陪伴奶奶。那时爷爷刚去世，奶奶很孤独，却不愿
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 有一天下午，我在院
子里一张躺椅上静静读一部书， 四周万籁俱寂，
一时心神沉醉，清风拂过，身边落叶坠地轻响，如
同暮鼓晨钟敲在心上， 书中情与眼前景完全融
合。 那一瞬间，强烈感受到屋中这个清瘦老人与
我的血缘联系，如同有型之质。一刹那的感觉，至
今记忆犹新。 我后来放弃镇坪 10年打下的事业
基础，千方百计调回故里紫阳工作，乃至再后来
放弃省城发展的机会，再次回归紫阳，奶奶和父
母在，是最重要的因由。 那个遥远下午的阅读体
验，间接影响了我至今的人生道路。

我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我们就有意识培
养她的读书兴趣，尽一切可能为她创造阅读条
件。因为我相信，从读书中获得的人生体验，一
定会成为她一生成长的养料。 最近几天，孩子
正在读一部作家周瑄璞女士送我的读书札记
《已过万重山》。 2020 年，周瑄璞老师随省作协
采风团来紫阳包联村与我相识，回西安后托人
带给我这部签名赠书，书名倒挺符合我当下心
境。等时间允许了，我要带着孩子回到镇坪，回
到曙坪，回到那个我借书 20 年还没还的学校，
当着她的面，把那套书还回去。 顺便也去找一
找，看是否能遇见那个 20 年前的自己。 如果她
愿意听， 我会选一个阳光明媚且安静的下午，
和她聊一聊自己这些年的读书经历。

前些日子，郝玉琦先生让我将通信地址发
给他，说要邮寄一点资料给我。 翌日他又打电
话来，说画册寄走，让我注意查收，多提宝贵意
见。 摁上手机键，思绪万千，勾起我对 30 多年
前那段往事的回忆。

1990 年的夏天， 我去陕西省团校参加考
试。 当时我在旬阳县小河区担任青年干部 3
年，因工作成绩优异，被评为全省优秀团干部，
并被推荐报考省团校深造。记得语文科目考试
那天，我没打草稿，一口气写完作文，正准备交
卷，发现身后站着几位老师，在那里颔首微笑。
后来得知，站在我身后察看的老师当中就有郝
玉琦校长。

当年 9 月，我顺利到省团校报名。 当我在
学校体育场、青园、图书馆闲转，坐在草坪沐浴
秋阳时，郝校长碰巧向我走来，边走边微笑着
说：“欢迎你！赵攀强同学。”并热情地伸出一双
厚重的手来，我急忙站起身来与之握手，一股
暖流涌进心田。 没想到仅仅考试的一面之缘，
他就记住了我，一口叫出我的名字，都说不凡
之人总有不凡的记性啊！

人有旦夕祸福。 入校一周，我在篮球场上
打球，不意被人撞倒，伤势严重。郝校长急忙安
排车辆送我到省人民医院救治。 经过医生会
诊，确诊为脾脏破裂，体内大出血，必须马上手
术。脾脏切除是大手术，中午我被抬进手术室，
整整 6 个多小时，才被抬出来，之后又在重症
监护室观察 3 天方苏醒。

疾病的打击，使我身体疼痛，心情异常沉
重。 多亏郝校长精心安排，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们轮流来到医院看护、陪伴和心理疏导，身体
逐渐恢复，顺利出院。

我家住在遥远秦巴深山的吕河，家中只有
老母仍卧病在床，经济状况非常拮据。 郝校长
得知情况后，立即决定免除我的学费，还让学
校食堂为我单设了病灶。他在班主任夏世洪老
师的陪同下来到我的宿舍，让同学们好好照顾

我，叮咛当下要以恢复身体健康为主，能上课
就去听会儿，坐不了时就要回到宿舍休息。 他
还拍着我的肩膀说：“攀强，攀强，就是要学会
坚强，注意休息，坚持锻炼，身体很快就会强起
来。 ”

人生地不熟，幸遇好师友。郝校长走后，同
学们做了具体分工，有的打饭，有的洗衣，有的
扶我上课，有的陪我散步，总之身边始终有人
相伴。 班委会还发出“一人有难，大家相帮”的
倡议书，同学们纷纷慷慨解囊，不到几天收到
数千元捐款，送到手中，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
小数目呀！ 真是人间处处有真情！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深切关怀，同学们的
精心照顾， 使我逐渐从郁闷的心情中走出来，
振作精神，很快补上耽搁的课程，学习成绩慢
慢攀升，最后竟然名列前茅，先后被学院评为
“三好学生”、奖学金获得者、优秀学生干部等。
此外，我还积极参加学院各种社团，努力发挥
个人的写作特长。 期间，我还写出不少豆腐块
文章，分别在学院报刊和《共产党人》等报纸杂
志上刊登，尤其是与人合作撰写的《洒向人间
总是情———学雷锋标兵赵金武的故事》， 详细
介绍了省团校学生公寓楼楼管办主任赵金武
的先进事迹，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后，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我即将从已升格为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毕
业。有天遇到郝院长，谈到毕业去向时，他说今
年正好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深造的名额，问我
有意的话，可以提前准备。

毕业了 ，同学们陆续离校 。 但是我不能
走，我要等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去向郝院长告别，他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回去后要征得县上同
意，到北京多鸿雁传书，并祝我一路顺风 ，前
途无量。

1992 年 7 月下旬，我回到家乡，因学费需

要财政负担等诸多原因，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继续深造的愿望落空。 无奈，我又回到阔别两
年的老地方，拾起曾经的人生岁月负重前行。 9
月开学季，郝院长路过小河，给我打电话。我急
忙赶到小河车站谒见老院长，向他详细汇报了
自己回到家乡的遭遇。 郝院长感到非常惋惜，
拍着我的肩膀说：“人生要经得起风雨， 是金
子，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 ”说罢，与我握
手告别。 看着郝院长一行远去的身影，我禁不
住热泪盈眶。 世上最宝贵的是金子，但比金子
更宝贵的就是人生遇见知己、贵人和恩人。

8 年之后， 郝院长再次来到旬阳看望学
生。 那时我已辗转在旬阳报社、县委宣传部和
组织部工作。人生的每个阶段总能遇见可心的
贵人和恩人。 见到老院长，我向他又一次详细
汇报了自己的不幸中的有幸。 他总是微笑，点
头，鼓励，不时进行互动交流，每一句话都情真
意切，温暖人心。

前不久， 郝院长在同学群里瞥见拙作后，
在群里写道：“向省团校 90 级青管班的赵攀强
等乡土作家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师生友情的敬
礼！ 祝你们继续攀登，创省团校的奇迹！ ”

作为老院长，郝玉琦先生对每位学生的关
爱，胜似父母，他时刻关注着每位学生的成长，
即就是取得一点小小的业绩，他都会感到由衷
的高兴，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每次与老
院长接触、交流，都会令人深受鼓舞 、信心百
倍！

老院长郝玉琦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在
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会给予我们光明
与温暖。 他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是我人生的
偶像和榜样 ， 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总
是在背后默默地给我们支招 ， 春风化雨 ，排
忧解难！ 他更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犹如
巍峨的秦巴山脉 ，矗立在我们每一名学员学
生的心间 ！ 我深深地为他祝福 ，愿他青春永
驻，永远健康！

最美人间四月天，四月最美在乡间。 走过
早春的乍暖还寒，仲春的暖阳已将大地滋润得
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四
月阳光正好，天气又清又明。 当北方还是草色
遥看近却无时，陕南川道已是青草漫漫，绿遍
山原，空气里溢满了泥土和青草的芳香。 没了
口罩的束缚，卸下了身心的疲惫和沉重，轻松
自在，独自行走在阡陌纵横的小径上，无拘无
束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脚步如风一样轻快。

昨夜的一场微凉春雨，凋零了油菜地里最
后一瓣金黄，阳光下，满地残花依然耀眼。笔直
青绿的茎秆上，是春风巧手精心编织的一串串
密密麻麻的油菜荚， 娇嫩的随时都能流出水
来。 麦田里的麦子已经抽穗扬花，尽管那花是
那样的不起眼，如果不凑近细看，即使满地的
麦花，你也难以发现；它们又是那样纤细、弱不
禁风，一场微风，就能让它们脱离母体，纷纷扬
扬，飘到很远。 大豆正在开花，蓝白相配，小小
巧巧，像展翅欲飞的蝴蝶。豌豆荚正好，一串串
挂在低矮的秧蔓上，勾着你的眼，绊着你的脚，
惹得人垂涎三尺。 偷摘一个，不用清洗，抽去
筋，丢到嘴里一嚼，满口生津，脆生生的声音格
外响亮。

记得有年春雨过后，和村里伙伴去南山坡捡
地耳。地耳没捡着，返回时，看见一块豌豆地里的
豌豆荚结得繁密诱人，一群贪吃的孩子兴奋得忘
乎所以，跑到地里摘豌豆荚。 刚下地，还没摘两
个，就听远处传来一声大喝：“谁在摘豌豆荚？ ”抬
头循声一看， 一中年男子正向我们飞快跑来，吓
得我们拔腿四散而逃。 我人小，更是吓得魂飞魄
散，生怕被那人抓去暴打一顿。我一路飞奔，遇到
高坎，也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鞋和篮子里的一
点地耳跑掉了也没敢去捡。直到后面没人追赶了
才停下来，原路返回去找鞋子。

喜欢田间阡陌纵横的小路，喜欢爬满小路
上的各种小草及盛开的小花，茅草、车前草、棒
棒草、蒲公英……它们是那样顽强，只要有一
点点阳光和水分，就能破土而出，蓬勃生长，即
使卑微，不被人关注，春暖的时候依然如牡丹
一样盛开。 要是早春，把它们采摘下来，就是饭
桌上深受欢迎的美味。

如果细心点， 就会发现草丛里格外热闹，
永远都是忙着搬运食物的蚂蚁，来来回回不知
忙着什么的甲壳虫，背着房屋去远行不急不慌
的蜗牛……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田野里，有了农人忙
碌的身影。 犁田耙地，深耕细翻，点一块玉米，

栽几行辣苗、茄苗。 有老农挽起裤管，赤脚下
田，拿着腻子又是搪又是抹，把田抹得平平整
整，明镜似的。 然后洒下泡好的谷种，用薄膜覆
盖。 北回的燕子从水田上空掠过，留下矫健的
身影。

路过村旁那条无名河流，有三三两两的村
妇洗衣。 河水依然清澈，但水流明显小了很多，
成了一条小溪。 这条给我童年带来无尽欢乐的
小河，曾无数次闯入我的梦中，梦里都是快乐
的趣事。 我也曾多次从这条河边路过，每次来
去匆匆。 今天，特意绕道去看上河的那条大坝，
大坝已经干涸断流，斑驳的青苔爬满了破烂不
堪的坝体，曾经的河床变成了小树林，树林下
绿草丛生，不知是否像我一样，可有对往昔的
怀念？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春
到人间柳早知， 只是它孕育得早成熟得也早。
一河两岸杨柳青青，柳丝如媚，榆钱已老，即使
无风， 柳絮也会如冬日的雪花一般纷纷扬扬，
漫天飞舞，心被柳絮搅翻，升腾一缕浓浓的乡
愁。 漂亮的花喜鹊在高大的柳树上尽情展示歌
喉，表达对春天的赞美。

春深处， 那些姹紫嫣红的繁花零落成泥，
此时，陌上青青春意浓。

往事 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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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青青春意浓
□ 卢慧君

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 小城安康最美在初
夏。 比起二月的乍暖还寒，三月的淫雨霏霏，初
夏时节的安康明媚烂漫，最是有趣。

看过初春的桃红柳绿，方觉初夏蔷薇繁盛。
她独守一方小院，一圈篱笆，静静开放，一不小
心就开成荼蘼，也就是三两个日头的工夫，青翠
的花枝便爬满了小院、围墙和整个篱笆。 它柔美
缱绻，天真烂漫，攀缘在篱笆之上，缠缠绵绵，上
百朵簇在一起，看上去如霞似锦。

蔷薇之美，最是多彩。 栀黄、腻粉、殷红，一
幅色彩瑰丽的蔷薇花图。 特别是在阳光下看蔷
薇，总觉得明艳照眼，那满满一丛，粉色的、红色
的、粉红色的花儿，重重叠叠，就这样，安静地在
围墙上吐露芬芳。 一方小院，一架蔷薇，花叶扶
疏，红绿相映。 若再配上一把摇椅，一本闲书，一
壶清茶，在四月，这当是最好的生活。

读了很多写蔷薇的诗， 至今还是喜欢唐代
诗人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
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 满架蔷薇一院
香。 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
花儿开得那样自信和肆意， 千娇百媚， 摇曳多
姿。 美不胜收。 淡淡的清香流泻在幽深的巷陌庭
院里，看似招摇，但它骨子里却藏着的一直都是
寂寞的悠远和静美。

作为喜闻乐见的一种花， 蔷薇在山城安康
的存在感很强。 但要说最近走红的一处所在，当
属汉宁宫外的网红蔷薇。 那一架蔷薇如瀑布般
从半空中倾泻而下，覆盖了整面围墙，柔韧的枝
条沿围墙蔓延百米之余，枝头万朵花开，花帘似

的密密匝匝地垂下，四五朵一簇，一朵挨着一朵，
层层叠叠，粉若云霞，妖娆妩媚。 风吹过，满墙的
蔷薇在风中摇曳生姿，花开肆意，惊艳四方，芳香
满城。 蝴蝶在盛开的花蕊不停忙碌着，好似一场
蝶与花的痴恋。路过的俊男靓女自然不会错过这
绝美的风景，只要靠近花丛，笑靥便如这花儿一
般绽放，发个抖音，瞬间便火遍了整个朋友圈儿。

我路过那面花墙时，恰逢雨过天晴。 在湛蓝
色天空的映衬下，雨后蔷薇，分外柔美，恰如唐代
诗人杜牧笔下般传神：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
拂醉人头。石家锦幛依然在，闲倚狂风夜不收。那
承了雨露的蔷薇露垂红萼，婀娜多姿，明洁柔软，
娇羞低垂，沉静慵倦，自有一份矜持的妙处。

若有微风吹过， 满墙的蔷薇花瓣就开始飘
散，粉红的、轻盈的花朵，从繁茂的枝头挣脱出
来，飞得浩浩荡荡、寂静无声。谁说落花不能有它
的美呢？ 那是一种静穆又浩大的美，更像个浪漫
而盛大的节日。

其实，人生当也洒脱如这些花朵，在最美的
时光里尽情绽放一季繁华， 在花落枝头的时候，
也要优雅地跳一支舞，然后交付给孕育自己的自
然，一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实
实道尽了人生智慧。 花迟早都是要落的，何必太
过留恋。 既然暮春留不住，那就期待下一次的相
聚吧，相信每个季节都有值得铭记的风景！

一架蔷薇，满城花香。花快要落尽的时候，果
实也就开始了生长。 街巷绿荫如盖，另一种形式
的美，已经在这座城市酝酿。

世相漫笔

一架蔷薇半城香
□ 陈祖金

阅读滋养着我的人生
□ 叶飞

读书时光


